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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讲述这件往事的时候，自然会追忆起
我那多灾多难分崩离析的家族，自然会回想起
我那命运坎坷而坚贞不屈的母亲。我的眼里禁
不住浸满了泪水，心里不由得充满了辛酸。我
之所以在耄耊之年，回顾这些不堪回首的往
事，是想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诫人们不管身处
何种境地，要真诚而勇敢地生活。面对黑暗的
社会，要坚强无畏，发愤图强，要相信光明的日
子定会到来；面对灰暗痛楚的环境，不要自怨
自唉，甘于沉沦，要保持做人的底线和人格的
尊严。面对今天的幸福生活，要倍加珍惜，懂得
感恩，要铭记改革开放的英明、伟大，要知道欣
逢盛世的不易、幸运。

一、家庭身世（略）

二、母亲其人

我母亲朱仲花，隆务街上汉回民都叫“威
婆”、“母老虎”，周边藏族称“索其合加毛”。她
一生勤劳朴实，坦诚豪爽，不甘任人宰割，同情
贫苦弱者，有一副侠义气节，慈悲心肠。据说她
小时候常跟外爷到保安尕玛沟一带放牧。外爷
常拿一杆火枪，她自小学外爷打枪，喜欢玩枪，
后来鉴于兵荒马乱世道不太平，她为防身自
卫，买了“二十粒”（一种能装二十粒子弹的德
国造盒子手枪），经常练习打靶，自此，她枪不
离身，与枪结下不解之缘。常在腰里挎着手枪。
传说她平常在家穿着山羊皮袄，上街时换上长
袍短褂，腰里别着手枪，身边跟着两个女儿或
儿媳。及至三十来岁，能双手打枪，且打的较
准，因惯使双枪，在当地小有名气。传说一端一
准。一次她去同仁县政府（国民政府）看望在

“三青团”工作的兄弟朱仲禄，当时县政府的县
长对她打趣道：“娘娘，我们打个靶吧！”她问：

“阿门（怎样）打”。“随便打，谁输了30块大洋、
一只羊。”他们当即到附近伐木场上拿来两张
条桌，在县长和母亲桌前各放了30块银元，约
50步开外，支了一条方桌，桌子中间贴了一个
白纸圆圈，算是靶心。说好用“马三八”枪（一种
日本造长枪），每人打三枪，打枪姿式动作不
限，怎样打都行。先让县长打，县长打了3枪，
未准靶心，都在圆圈之外。轮到我母亲她蹲下
身打了抱枪，第一枪打准靶心，第二第三枪也
紧挨第一枪旁，尽在圆圈之内。后来县长让传
令兵将大洋、羊肉送到三盘磨，碍于县长情面
她未收大洋，送来的羊肉当即煮熟与来人及众
人一同吃掉了。

还有一次她到隆务街屠宰场买肉，屠宰场
卖肉的穆家老板娘说：“娘娘我们打个赌成哩
不？”母亲问打什么赌？。她指着隆务河对面（现
今同仁民中所在地）站在山崖上的老鸦，你要
是一枪把对面山崖上的老鸦打下来，我情愿不
要钱，白送你一架子肉。她端起枪一枪就将一
只老鸦打落在崖下，羽毛纷纷飞散，引来围观
的连声喝彩。

她临危不惧，颇具血性、胆量。解放前夕的
一天晚上，月亮很亮，半夜她听到楼下有动静，
起身下床顺着地板（木板）缝子往下一看，发现
磨门大开，月光照进磨房。她悄悄从楼梯走下
去，看见两个人各拿一把刀抬着一口油锅（盛
油的大铜锅）从油房中往外走，她拿了一根长
矛立即追了过去，在走在后面的贼跨出门框的
一刹那刺入贼的后背，贼“啊呀”尖叫了一声，
撩下油锅，转身挥刀砍了下来，她往门里一避，
贼人之刀砍在她向前踢出的脚边上，将麻绳纳
的鞋底及布缝的鞋帮砍破了，伤了一只脚的肉
皮子，贼随即跑掉了。事后上楼，大家看见鲜血
流淌的长矛上，还粘着一片血糊糊的肉。

她善于相夫教子、持家理财。在父亲离家
出外做事的多年间，她独立承担着繁重的家
务，操持着一大家子人的吃喝拉撒，拉扯着一
大堆子女，并把磨坊、油坊管理的井井有条，这
在那个弱肉强食、民生凋敝的年月实属不易。
父亲殁后的日子里更是含辛茹苦，殚精竭虑，
有时在腊月寒天，还跳进水里排冰推磨。她常

说，我就这个命：“吃的是麻雀的食，担的是骆
驼的担子。”她不恃强凌弱，也不忍气吞声，有
一种凛然之气，使我们在社会上有礼有节，不
卑不亢。

她虽是妇道人家，但做事重亲情、不张逛、
留后路，对人有情有义，对兄弟姐妹也很痛爱。
民国时期其弟朱仲禄加入国民党的三青团，思
想也很激进，一度向国民政府检举了老家新城
村的哥老会。新城人捉住朱仲禄“结背花”，将
他按住用柳条抽打背部，打得血肉模糊，伤势
较重，他在保安待不住，投奔隆务的姐姐。她用
鸡蛋清敷伤口，服侍了好长时间。事后她说了
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大家影响深刻。“阿舅，你
风光的时候‘头顶西瓜圆上的圆，’现在你落难
了，‘脚 踩棒槌难上的难’”。“以后凡事‘河里
的鱼，要听响声哩’”。

母亲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敢于走正道，
说直话，讲道理。文革初期，原黄南州州长窦
钧，被造反派打倒，停职检查批斗，心情极度苦
闷。一日他在友人家喝了些酒，便到隆务河边
散心。期间他到三盘磨讨要茶水，并在磨前一
块大石头上洗脚，可能酒性发作不慎掉入河中
淹死了。当时造反派将其定性为“畏罪自杀”。
母亲从三盘磨窗户亲眼目睹了事件经过，并将
事情真相告诉了窦钧家人及亲属，在当时那种
政治情形下，象母亲那样敢于透露真相、诉说
真话的人不多，因为那样会遭受危险，引火烧
身的。

母亲是一个刚强耿直，不出卖良知，不屈
服强暴，宁折不弯的人。

文革时期，年近花甲的她遭受了无情的残
酷的打击，造反派给她安顿了许多莫须有的罪
名，三天两头不是让她交代问题，就是拉去会
场进行批斗。记得在她自杀的那天，是同仁县
在县党校召开批判“三家村”群众大会，那些毫
无人性的造反派，将她那样一个与“三家村”问
题毫无关系的家庭妇女，拉去批斗，并强迫跪
在玻璃渣子上拷问，唆使愚昧无知的积极分子
打骂。我母亲就是在那场批斗会的晚上怀着极
度苦闷和绝望的心情跳河自杀的。我母亲是一
个能折不弯的女性，是刀对刀枪对枪面对面不
眨眼的巾帼，她当然不怕那些“打砸抢（三种
人）”，也不惧他们的拷问和打骂。她之所以用
这种方式了结生命，之前曾对我们有过暗示。
她说她失望的是那个灰暗的年代，人性的扭
曲、人格的践踏，人们是非不分，道德沦丧，本
来和善、融洽的人际关系，一下子变得无情、残
酷，甚至一些受过她施舍、关怀的邻居、乃至亲
人，象喝了迷魂汤似的狰狞恐怖，唇枪舌箭，没
有了情义，也无良知可言。加上个别不孝子女
的诬陷、控告。她对那个麻木不仁、黑白颠倒的
可悲岁月，无法理解，十分忧愤。故而她用那种
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以表示对那场暴风骤雨
的不屑与嗤笑以及不愿苟且活下去的一种宣
言和告白。

母亲离开人世前后，我们这些子女也大都
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有的被残酷折磨，迫害
致死，有的流落民间，过着乞讨不如的生活。我
也被以思想反动、对抗“运动”之名关押、劳改
多年。三盘磨的家产更是浩劫一空，真是一段
不堪回首的往事。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落实政策，我母亲
的冤情得到甄别，强加在她头上的各种不实之
词彻底澄清，我母亲及三盘磨的财产大部分得
到退还和赔偿。

如今，我已至老朽之年，子女们也已成家
立业，处在幸福温馨的现实生活，我不时地回
想起那段阴霾弥漫的日子。不经风见雨，不知
道凄凉与温暖。我真诚地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衷心地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发自
肺腑地赞扬邓小平等革命家的英明伟大。没有
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我们这些人的新生，就不
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就不会有欣欣向荣的社
会景象，就不会有安宁和谐的政治局面。这是
我这个经历新旧社会及各种运动风暴的老人
的切身感受。

三、解放初土匪打劫三盘磨的经过

关于解放初期土匪打劫隆务三盘磨的情
况，在《黄南州志》及《同仁县志》中均有一定程
度的反映。事件发生在1949年冬季，我当时9
岁，对此事有一定的记忆，加上事后父母及姊
妹们经常谈论此事，因而印象深刻。

1948年，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
胡宗南部在陕西节节败退，官兵惶惶不可终
日，在此情形下，在陕西胡宗南部当团副的我
二叔（名辛滋恒，在我父亲病故后，与其嫂我母
亲续弦，成为我养父）乘机会，带着六七个部下
逃回同仁，他们带来了一些枪支子弹等武器。
其中三八大盖1支、小三八1支、捷克机枪1
挺、转盘机枪1挺、汉阳造步枪2支、手枪1支、
手榴弹6枚，每支枪约有80发子弹。那几个部
下多是从甘肃临夏一带从征入伍的壮丁，我母
亲、叔叔不久给他们每人 6块大洋（留下枪
支），打发回老家了。我记得各种枪的子弹袋是
不一样的，汉阳造步枪是黄布子弹袋，日本造
三八枪是蓝布子弹袋，因为有的子弹袋已经烂
了，我们家又照原来的样子，自己手工缝制了
几个。

我母亲一向喜欢玩枪，故而家中原来就有
两支“二十粒”手枪（驳壳枪）和一些子弹，这些
枪弹是我母亲托人买的。因为解放前后社会动
荡不宁，杀人抢劫的事时有发生，而我们家
——隆务三盘磨略有薄产，所以从保安请了五
六个亲戚前来帮工守磨，看家护院。他们也带
来自己防身的三四支日本造三八枪。这样当时
家中有十来支枪，近万发子弹。当时家中有母
亲、叔叔（养父）、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二姐、
三哥、四哥、我与两个妹妹和1个弟弟，还有6
个保安亲戚，能拿枪的约10余人。

1949年9月西宁解放了，而同仁还没进驻
解放军；国民党政府的人员四散逃亡，社会秩
序大乱。隆务河谷土匪猖獗，兵荒马乱。当时隆
务寺及隆务街虽成立了自卫队，但缺乏组织、
训练、装备等，仅能守护寺院、粮站等个别地
方，大部分地方处于放任自流的无政府状态。
土匪也往往看机会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约在
当年10月间，一天傍晚，从回民坟园东头冒出
一帮人马，他们骑着马，赶着骡、驴，呼啸、吆喝
着向我们三盘磨扑来。我们三盘磨地处隆务街
北下端，在现回民埋扎下面的隆务河边，与隆
务街道尚有一段距离，较为偏僻。中间的原州
医院制药厂一带是我家的树院子，其他地方多
是荒滩、灌丛，无人居住。当时隆务河边多为树
林，我们三盘磨处在埋扎下边与隆务河之间的
滩地上，埋扎下方崖坎根是我家的菜院子，紧
挨菜院子的是我家的房舍（以木栅栏作围墙）。
房屋大小约有20来间，座北朝南的上下两层
房屋，下面7间出檐深，较宽敞，主要作油坊
用。上面中间虎抱头的3间为上房（堂屋），出
檐浅，房前有较宽的平台走廊。挨埋扎一边与
上房相连的西面修有4间（上下两间）进深较
短的西厢房，两间房门朝北开，连接上房平台，
靠墙角两间房门朝南，并接在靠近上房的边
上。上房东侧修有4间进深较短的东厢房，两
间是伙房，伙房的窗户朝东开，房门向南开在
上房东旁；两间当住房，房门（连过道）向东开，
通往磨房屋顶。限于当时条件及社情，院墙较
厚，多就地取材，用石块和草泥砌成；后来又在
上面几间的后墙上挖了枪眼（射击孔）；上房屋
顶有一座用牛粪马粪作的小碉堡，中间夹羊
毛，是用来阻挡子弹的。栅栏外东西紧接伙房
一头往隆务河边一溜儿分布着磨坊，磨坊约5
大间6小间，1盘磨1间，3盘磨3间，另有住房
1间半，粮仓1间半的样子。东西厢房与上房及
磨坊都有上下楼梯及小门连通。

这股土匪约有三四十人，他们把骡马等放
在回民坟院里，就从埋扎围墙向我家开枪、喊
叫。他们嚷道：“索齐合加毛，得让索过那然”
（索齐合加毛是对我母亲的称呼，意思是补金
牙的汉族女人；）“得让索过那然”（是今天要宰
掉哩的意思）。我母亲急忙与大家商量，说这伙

土匪来者不善，今晚恐遭大难。并吩咐保安亲
戚把几个小孩藏在油房下边的地窑里，“如我
们被土匪打死，未发现孩子，就拜托保安亲戚
把孩子养大。”并叮嘱大家说：这伙人是来抢东
西的，大家以警告、吓唬为主，不到万不得已手
榴弹不要打人堆（人群），枪不要往命上打（意
思是不要往死里打），如果打死人，他们会纠缠
不休，会引来他们整个部落的出兵报复。并让
二哥二嫂及保安的两个亲戚共4个人到楼下
油坊、磨坊把守。我的三哥当时约有十八九岁，
把在伙房，那里有一个后窗，从灶台（锅台）上
架枪，从后窗打击爬上磨坊的土匪。当时个别
土匪已爬上磨坊顶，把磨坊顶上狂吠的大藏狗
砍死了，把磨坊顶上通往东厢房及上房的头道
门砍掉了，准备经东厢房及伙房冲向上房。在
伙房的二道门上，我养父（原叔叔）架有一挺机
枪，土匪慑于密集枪弹的封锁，迟迟未敢冲入
二道门。其他人各依后墙射击孔射击从埋扎那
里冲向我家的土匪。我母亲打几枪换一个地
方，使土匪难以摸清抵抗的人数。我的二哥因
为经验不足，连续放枪，枪筒发热，打不出去子
弹，就向我母亲叫唤：“阿妈，枪筒热了，子弹突
突开了”。我母亲情急之下说：“尕娃，枪筒上把
尿尿给，子弹就会打出去了”。在这相持阶段，
同仁县自卫队得知此事，他们从营盘（原马步
芳军队军营，在今新华书店上头粮油市场一
带）向下呐喊，以示威吓土匪，声援我们。我母
亲就给自卫队喊话：“你们帮助打的哈，你们的
子弹、费用明天我们担。”当时县自卫队的人有
二十多人（全部集合起来也有四五十人），听到
求助，就从坡上台子向埋扎方向开枪支援，他
们的枪多是八二枪，打出的子弹会发出一种刺
耳的“嗞”声，夜间会留下一道红色的光线。这
种枪当时人们没见过，土匪们也比较恐惧。就
在此时，我叔叔向磨坊背后的空地上扔了一颗
手榴弹，震动很大，土匪们被镇住了，纷纷叫嚷

“的哇仓，炸弹有格”（意思是这个家里有炸
弹）。这样约摸过了1个小时，土匪们就匆忙撤
走了。大概他们觉得再攻击，代价太大，且会受
到自卫队的夹击。第二天在磨坊上发现了一个
土匪的手中指，是被子弹打断掉下的。当天我
们家宰了两只羊，拿了一百块大洋、1褡裢子
弹，去自卫队道谢。

后来，土匪还到我家骚扰过一次，《县志》
《州志》上均未记载。大概那次土匪规模小、双
方相持时间短的缘故吧。

距第一次打劫相隔四十多天后的一个晚
上，又来了一伙土匪，大约十几人。其中埋扎那
里有三四个打枪的土匪，磨坊周围转悠的六七
个土匪。我们大家各依窗户、门口、射击孔鸣枪
警告、抵抗的同时，我母亲从磨坊地道出后门，
攀上一棵大树，向土匪方向打枪。两头一打，土
匪们害怕了，以为是隆务街的民兵支援来了，
就撤走了。临走的时候，土匪们准备点燃我家
磨坊前堆放的柴草，我母亲看情形朝柴草上开
了几枪，土匪未来得及放火，就慌忙往埋扎坡
上撤走了。土匪撤走途中路过原营盘后面（现
车管所位置）时，顺手在路旁堆放的部队（解放
前国民党的驻军部队）粮草场的柴禾、干草（马
料）上扔了几个火把，一时间燃起熊熊大火，火
光冲天。这次火灾持续了多天，不仅把柴禾全
部烧成灰烬，还把那里的土墙烧成了灰渣。

土匪攻打三盘磨的那一年至今已70年
了，岁月带走了我的母亲，也带走了我的许多
亲人（枪支在抗美援朝时捐献给了国家）。如今
我们这些留存下来的人，过着安宁、祥和和舒
心的晚年，“打劫三盘磨”之类的事情将一去不
复返了。但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水深火热的岁
月，更要珍惜现在和谐幸福的生活，毕竟这样
的生活来之不易，千载难逢。

我们赶上了这样一个光明美好的时代，这
是时代的造化，也是我们的造化，我们每一个
人尽情享受的同时，悉心呵护才是。

(本文整理于 2018 年底，讲述者辛廉是年
79岁，系三盘磨主之子)

我母亲和
“三盘磨”经受的腥风血雨

讲述／辛 廉 整理／赵顺禄


